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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原是《第十七道闪光》的第十六则附注，因其重要性而成为第二十三道闪光。它彻底杀灭来自自然的否认思想，使其再无复起之日，并将不信的基石掀翻、彻底摧毁。
提醒：
这篇附注以九项不可能，阐明了自然主义者中否认者所走道路的内情：它何等背离理智、何等丑恶，又是何等程度的荒诞迷信；这九项不可能至少包含九十种不可能。那些不可能已在其他论著中部分得到解释，因此这里力求极为简明，省略了若干论证层次。于是，人不禁会想：如此明显、如此昭彰的荒诞迷信，这些著名的理智哲学家怎么会接受，又怎么会在那条道路上行走？
的确，他们没有看清自己道路的内情。而且，他们道路的真相及其必然要求与逻辑结果，正是那丑恶、令人厌恶而不合理的[footnoteRef:1]教义与道路之归结，是他们道路的必要组成部分和不可避免的结果。对于那些仍有怀疑的人，我准备以极其明显而确凿的证据，详细说明并证明这一点。ﺑِﺴْﻢِ ﺍﻟﻠّٰﻪِ ﺍﻟﺮَّﺣْﻤٰﻦِ ﺍﻟﺮَّﺣ۪ﻴﻢِ（奉Allah之名，依凭祂而行；祂是慈悯普及万物者，是至慈者） ﻗَﺎﻟَﺖْ ﺭُﺳُﻠُﻬُﻢْ ﺍَﻓِﻰ ﺍﻟﻠّٰﻪِ ﺷَﻚٌّ ﻓَﺎﻃِﺮِ ﺍﻟﺴَّﻤٰﻮَﺍﺕِ وَالْاَرْضِ（他们的使者说：“难道对于Allah——诸天与大地的开创者——还会有怀疑吗？”）这节尊贵经文以否定性反问说：“对于至高无上的真实主宰Allah，不可能有怀疑，也不应当有怀疑。”以此表明，Allah的存在与独一，已明显到不证自明的程度。 [1: 这部论著撰写的缘由，是有人以极具侵犯性、极其丑恶的方式贬损信仰诸真理，把自己败坏的理智无法理解的称为荒诞迷信，又将无宗教归于自然，从而攻击《古兰经》。那次攻击使心灵升起强烈愤怒，并让这愤怒倾注于笔端，使那些悖信者和背弃真理的谬误宗派信徒尝到了猛烈而沉重的耳光。除此之外，《光明论集》的道路本是高洁、温和而柔言善语的。] 

在阐明这一奥义之前，先作一项提醒
一三三八年，我前往安卡拉。信仰者们因伊斯兰军队战胜希腊而欢欣，在他们强劲的思想氛围中，我看到一种极其可怕的无神否认思想正阴险地活动，企图渗入其中，加以破坏并毒害。我说：“唉！这条毒龙竟要侵害信仰的支柱！”这节尊贵经文以最明显的方式使人理解Allah的存在与独一，因此我便向它求助；又从至睿的《古兰经》中取得一项有力确证，足以粉碎那无神否认者的头颅，写在《光明论》中。我曾让它在安卡拉的新日印刷厂付印。遗憾的是，懂阿拉伯语的人很少，重视它的人也很罕见，而那项有力确证又写得极为简略概括，因而未能显示其效力。不幸的是，那种无宗教思想既得到发展，也获得了力量。我不得不以土耳其语在一定程度上阐明那项确证。它的某些部分已在另一些论著中得到完整解释，所以这里只作概述。分散在其他论著中的多项确证，在这项确证中部分地会合；其中每一项都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
导言：
人啊！你要知道，有些从人们口中说出的可怕话语暗含无宗教之意。信仰者也在不知不觉中使用它们。我要说明其中最重要的三句：
其二：ﺗَﺸَﻜَّﻞَ ﺑِﻨَﻔْﺴِﻪ۪（它凭自身而自行成形、自行生成）也就是说，它自行形成、发生、完成。
其三：ﺍِﻗْﺘَﻀَﺘْﻪُ ﺍﻟﻄَّﺒ۪ﻴﻌَﺔُ（自然要求它如此，并以自身的要求使它产生）也就是说，这是自然而然的；自然要求它，并把它创造出来。
是的，既然万有存在且不可否认，每一个存在又都带有技艺、怀着智慧而形成；既然它们并非无始的古老存在，而是重新产生，那么，否认Allah的人啊，对于这个存在，譬如这个动物，你必定只能作出以下四种回答之一：或是世间的种种原由创造了它，即它在诸原由的聚合中产生；或是它自行形成；或是它作为自然的要求，在自然的影响下形成；或是由一位具威严的全能者Allah的权能创造出来。
既然理智上除此四条道路别无他路，而前三条道路又被确凿证明为不可能、虚妄、绝无实现之可能且无法接受，那么，第四条道路——认信Allah独一之道——便必然且不证自明地确立，毫无疑惑。
而第一条道路，就是：
即借世间诸原由的聚合构成万物，使受造物得以存在。它有极多不可能之处，我们只提其中三项。
第一个疑惧之问：
其一：一家药房里有数以百计的罐瓶，装满各不相同的物质。需要从这些药物中制出一种有生命的膏剂，还必须用它们制成一种赋予生命、超乎寻常的解毒良药。我们来到那家药房，看见大量这种有生命的膏剂和赋予生命的解毒良药。我们逐一查验那些膏剂，发现：每个罐瓶都按一种特殊的称量标准取药——从这瓶取一两迪尔汗，从那瓶取三四迪尔汗，从另一瓶取六七迪尔汗，如此各取不同分量。
只要从某一瓶中少取或多取一迪尔汗，那膏剂就不可能有生命，也不能显示它的特性。我们又查验那赋予生命的解毒良药，发现每个罐瓶也都按一种特殊的称量标准取出一味药；哪怕增减微粒般的一点，解毒良药也会失去它的特性。那些罐瓶超过五十个，而其中的药物却仿佛分别按各自的称量标准，以互不相同的分量被取出。
难道在任何方面有一丝可能与或然，那些从瓶中取出的不同分量，竟会由于瓶子离奇的偶然翻倒，或暴风雨的撞击翻倒，使每一瓶恰好只流出应取的分量，汇流到一起，集合并构成那种膏剂吗？难道还有比这更荒诞、更不可能、更虚妄的事吗？一头驴即使先变得加倍愚蠢，随后变成人，也会转身避开，说：“我绝不接受这种想法！”
正如这个比喻，每一个有生命者都必然是一剂有生命的膏剂，每一种植物都如赋予生命的解毒良药；它们由许多不同药物、许多不同物质，以极其精密的度量取材组合而成。若把这归于原由和元素，说“原由创造了它”，那就恰如药房里的膏剂由罐瓶翻倒而产生一样，是百倍背离理智的不可能与虚妄。
总而言之，在这个世界的大药房中，生命的种种物质，只有凭无始的至睿者Allah以裁定施行与预知裁定的尺度所取，并借无边智慧、无尽知识和包罗万物的意志，才能得以存在。那不幸的人说：“这是盲目、耳聋、无边无际、如洪流般奔涌的普遍元素、自然本性与原由所为。”他比那个疯癫胡言、醉意昏沉的愚人更加愚蠢；那愚人竟说：“那奇异的解毒良药，是罐瓶自行翻倒后流出来形成的。”是的，那种不信，就是愚蠢、醉狂、疯癫的胡言乱语。
第二种不可能：如果万有不归于那位独一无二、具威严的全能者Allah，而归诸原由，那么就必须承认，世间极多元素和原由都要介入每一个有生命者的形成。然而，在苍蝇这样微小受造物的身体中，各不相同、彼此对立、相互冲突的原由，要以最完善的秩序、极精密的尺度和完全的一致聚合起来，这是极其明显的不可能；只要有一点苍蝇翅膀般微少的意识，也会说：“这是不可能的，绝不可能发生！”
的确，一只苍蝇的小小身体与宇宙的大多数元素和原由相互关联，甚至可以说是它们的精华。若把它归于无始的全能者Allah倒也罢了；否则，那些物质原由就必须亲自出现在它的身体旁，甚至进入它小小的躯体，还必须进入作为其躯体微小样本的眼睛中的一个细胞。因为，原由若是物质的，就必须处在结果的旁边和内部。那么，就必须承认：在连两只苍蝇针尖般的脚爪都无法安放的小小细胞里，世界的诸支柱、元素与自然本性竟以物质方式处于其中，并像工匠一样在其中工作。
看，就连诡辩家中最愚笨的人，也会为这样的道路感到羞耻。
第三种不可能：依据ﺍَﻟْﻮَﺍﺣِﺪُ لَا ﻳَﺼْﺪُﺭُ اِلَّا ﻋَﻦِ ﺍﻟْﻮَﺍﺣِﺪِ（单一者只能源自单一者，独一的整体只能由独一的主宰发出）这条既定准则：“一个存在若具有独一性，它必定只能源自一位独一者、一只手。”尤其是，若那存在处在极其完善的秩序和精密的尺度中，又享有包罗完备的生命，那么它显然不是出自众多彼此分歧、造成混乱的手，而是出自一位全能、至睿的独一之手。尽管如此，却把那有秩序、合尺度而独一的存在，归于那些无数、僵死、无知、相互侵犯、毫无意识、混乱不堪、既盲且聋的自然原由的混乱之手；而在无数可能途径之中，这些原由又因聚合与混杂，盲目和耳聋愈加深重。这等于同时接受一百种不可能，背离理智至极。
即使暂且不论这项不可能，物质原由的作用也必然通过直接处置和接触发生。然而，这些自然原由所能接触的，只是有生命存在的外表。可是我们看到，物质原由的手无法伸到、也无法接触的有生命者的内在，却比它的外表整齐十倍、精妙十倍，在技艺上也完善十倍。
小小的有生命者、小小的动物，连物质原由的手和工具都无法以任何方式进入，甚至无法完全接触它们的外表；然而，它们比最大的受造物更富奇异的技艺，在创造上也更加精妙绝伦。尽管如此，却把它们归于那些僵死、无知、粗糙、遥远、巨大而又彼此对立、既聋且盲的原由，这只有百倍眼盲、千倍耳聋之人才会如此！
而第二个论题：
即ﺗَﺸَﻜَّﻞَ ﺑِﻨَﻔْﺴِﻪ۪（它凭自身而自行成形、自行生成）也就是说，它自行形成。这句话也有许多不可能之处，从许多方面看都是虚妄而不可能的。作为例证，我们说明其中三项。
其一：固执的否认者啊，你的自我主张竟使你愚蠢到这种地步，以至于你几乎作出判断，要同时接受一百种不可能。因为你存在着，而且不是单一、僵死、不变化的物质。相反，你不断更新，像一架极有秩序的奇异机器，又像一座不断变化的宫殿。你身体中的微粒无时无刻不在活动。你的身体与宇宙相互关联、彼此往来，尤其在给养方面，尤其在种族延续方面。你体内活动的微粒，为不破坏这些关系、不斩断这些关联而谨慎行事，小心迈步，仿佛观望着整个宇宙；看见你在宇宙中的关系，然后据此行动。你则凭外在和内在的感觉，从微粒这种奇异状态中获益。
如果你不承认体内的微粒是奉无始全能者Allah的法则而行动的微小仆役，或是祂的一支军队，或是预知裁定之笔的笔尖——每一颗粒子都是一个笔尖——或是权能之笔的墨点——每一颗粒子都是一个墨点；那么，你眼中活动的每一颗粒子就必须有这样一只眼睛：它既能看见你整个身体的每一处，也能看见与你相关的一切宇宙。你还必须赋予它相当于一百位天才的理智，使它知道并认识你的过去与未来、你的世代与族源、你诸元素的源头，以及你给养的矿藏。你这样一个在这些问题上连微粒般理智也没有的人，若给你的一颗粒子赋予相当于一千位柏拉图的知识和意识，那便是千倍疯癫的荒诞迷信！
第二种不可能：你的身体像一座有着千个穹顶的奇异宫殿，每个穹顶的石块都没有支柱，彼此头顶头地悬立在空中。其实，你的身体比这座宫殿还要奇异千倍，因为身体这座宫殿始终以最完善的秩序更新着。暂且撇开极其奇异的灵魂、心灵和种种精神官能，仅你躯体中的每一个器官，都如同一座带穹顶的居所。微粒就像那穹顶上的石块，彼此以最完善的均衡和秩序头顶头地结合，显示出一座奇异的建筑、一种非凡的技艺，以及眼睛和舌头那样奇异的权能奇迹。
如果这些微粒不是服从这个世界之主人命令的仆役，那么每一颗粒子就必须既是全身所有微粒的绝对统治者，又绝对受制于其中每一粒；既与每一粒相同，又在统治权上与每一粒相反；既成为唯独必然存在者Allah才配具有的大多数属性的来源与根源，又同时处于极其受限和绝对无限的状态。不仅如此，还要把那极其有序、只能凭独一的奥义由独一无二者Allah创造的单一技艺之作，归于无数微粒。只要有一点微粒般的意识，就会明白这是明显的不可能，甚至是一百种不可能。
第三种不可能：如果你的身体不是由那位独一无二、无始全能者Allah的笔书写，而是属于自然和原由的印刷品，那么，从身体的一个细胞开始，直到如同层层相套的圆环一般的数以千计复合结构，就必须存在与各复合结构数目相等的自然模具。
譬如，我们手中的这本书若是写成的，一支笔便可依靠书写者的知识，把全书都写出来。若说它不是写成的，不把它归于那支笔，而说它自行形成，或把它归于自然，那么，就像印刷的书籍一样，每一个字母都必须有一支单独的铁笔，才能印出来。正如印刷所里有多少活字就有多少铁字，然后那些字才得以形成；这时，就必须有与那些字母数目相等的笔，来代替一支笔。甚至，正如有时那些字母中的情形，如果用一支细笔，以纤细书法在一个大字母中写下整页文字，那么，仅一个字母就需要数千支笔。倘若它们层层相套，整齐排列，形成像你身体一样的形状，那么，每一个圆环、每一个部分，都必须有与那些复合结构数目相等的模具。
即使你把这个包含一百种不可能的方式说成可能，为了制造这些秩序井然而富技艺的铁字、完善的模具和笔，若仍不把它们归于一支笔，那么，为了制造那些笔、模具和铁字，又需要与它们数目相等的笔、模具和字。因为它们也是被制造的，也同样秩序井然而富有技艺。如此环环相扣，将无穷无尽地延续下去……
所以你也要明白：这种思想所包含的不可能与荒诞迷信，多得如同你身体的微粒。顽固地否认主宰的人啊，你也应当羞耻，放弃这迷误吧！
第三句话
ﺍِﻗْﺘَﻀَﺘْﻪُ ﺍﻟﻄَّﺒ۪ﻴﻌَﺔُ（自然要求它如此，并以自身的要求使它产生）也就是说，自然要求它，自然创造它。这一判断也有许多不可能之处。作为例证，我们提出其中三项。
其一：如果万有之中、尤其是有生命者身上所显现的那富于洞见、充满智慧的技艺与创造，不归于无始太阳Allah那预知裁定与权能之笔，而归于盲目、耳聋、毫无思想的自然和力量，那么自然就必须在每一件事物中安置无数精神机器和印刷厂，以供创造；或者必须在每一件事物中，纳入足以创造并治理整个宇宙的权能与智慧。
因为，正如太阳的辉映与反射显现在地面的细小玻璃碎片和小滴之中，若不把那些映象般、反射般的小太阳归于天空唯一的太阳，就必须承认：在一块连火柴头都容不下的细小玻璃碎片中，真实存在着一个自然天成、本然固有、具有太阳诸属性、外表微小而内涵极深的太阳；因此，就必须承认有多少玻璃微粒，便有多少自然太阳……
同样，正如这个比喻，如果万有和有生命者不直接归于无始太阳Allah诸尊名的辉映，就必须在每一个存在中，尤其是在每一个有生命者内部，承认一种自然、一种力量，乃至几乎是一位神灵；它承载着无尽的权能与意志，以及无穷的知识与智慧。这种思想方式，则是宇宙种种不可能中最虚妄、最荒诞的一种。把宇宙创造者Allah的技艺归于虚构、无关紧要、毫无意识的自然的人，当然表明自己比动物还要动物百倍，也更加没有意识。
第二种不可能：如果这些极其有序、合于尺度、富有技艺、充满智慧的存在，不归于一位全能、至睿到无限的主宰Allah，而归于自然，那么自然就必须在每一小块泥土中，安置数量堪比欧洲全部印刷厂和工厂的机器与印刷设备。这样，那一小块泥土才能成为无数花卉与果实的源泉和工坊，使它们得以生长成形。
因为，现实中确实可以看到：一小碗泥土起着花盆的作用，所有花卉的种子被轮番撒入其中，而这泥土有能力形成并塑造各种花卉彼此极不相同的形状和姿态。
若不归于具威严的全能者Allah，那么，那一小碗泥土中若没有为每一种花分别设置的精神性自然机器，这种情形就不可能发生。因为，种子如同精液和卵细胞，其物质成分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尽管它们只是由氢、氧、碳、氮毫无秩序、没有形状、如面团般混合而成，而空气、水、热和光也都各自单一、毫无意识，并像洪流一样无差别地涌向万物，然而，那无数花卉却从这泥土中生长出来，各自形态不同，又极其整齐而富有技艺。这显然且必然要求：那一小碗泥土中，在精神上要有相当于整个欧洲的印刷厂和工厂，只是尺度微小。如此，才能织出这些富于生命的织物和千种纹饰各异的织品。
现在请你衡量，自然主义者的不信思想已经偏离理智的领域到了何种程度。再看看那些把自然当作创造者的、人形的愚蠢醉汉：他们一面声称“我们精通学术，也很聪明”，一面却离理智与学问何等遥远；他们把绝无可能、任何方面都无法成立的荒诞迷信当作自己的道路。你要讥笑他们，唾弃他们！
若你说：
若把万有归于自然，就会出现如此奇异的不可能之事，产生达到不可能程度的重重困难；那么，当万有归于独一无二、万物皆依赖祂而祂无所依赖的主宰Allah时，那些困难如何消除？那种艰难的不可能，又如何转变为顺易的必然？
答：
正如在第一种不可能中所阐明的：太阳的映现，以极致的顺易，毫不费力地从小到一粒玻璃微粒，大到一片汪洋的表面，都借镜中的一个个小太阳，极其容易地显示自己的流溢与影响。然而，若切断它与太阳的关系，那时就必须承认：每一粒微粒中，都能有一个自然而然、独立实存的太阳，而其外在存在竟要艰难到不可能的程度。
同样，若每一个存在物都直接归于独一无二、万物皆依赖祂而祂无所依赖的主宰Allah，那么，借一种隶属关系与一种彰显映现，每一个存在物所需的一切，都能以达到必然程度的顺易与便利，送抵它那里。
若切断那种隶属关系，使那种奉命履职沦为无管束的自行其是，让每一个存在物都被抛弃给自身与自然，那么，就必须设想：像苍蝇这样一个有生命者，其身体是一部超乎常规的机器，也是宇宙的一部小小目录；创造这部机器的、存在于它内部的盲目自然，竟拥有足以创造并治理宇宙的权能与智慧，而这一切都伴随着达到不可能程度的十万重困难与艰辛。这不仅是一种不可能，而是成千上万种不可能。
总括，
正如那位其存在为自身所必然的主宰Allah，不可能有同伴与匹敌；同样，在祂的养育与主宰以及创造万物之中，他者的干预也如同本质上的同伴一样，绝无可能，断不成立。
至于第二种不可能中的困难，正如多篇论著已经证明的：若把万物都归于唯一而独一无二的主宰Allah，万物便都像一件事物一样顺易便利；若把它们归于种种缘由与自然，则一件事物就会像万物一样困难重重。这一点已由众多确凿的证据得到证明。其中一项证据的概要如下：
正如一个人若以士兵或官员的身份隶属于一位君王，那位官员或士兵便能凭这种隶属关系的力量，着手办理超出其个人力量十万倍的事务；有时还能以君王之名俘获一位国王。因为，他并不亲自携带所办事务和所作事业所需的装备与力量，也没有必要亲自携带。凭借这种隶属关系，君王的宝库，以及他背后作为依靠力量的军队，承担着那些力量与装备。因此，他所办理的事务可以像君王的事业一样具有王者气象，他所成就的事业也可以如同一支军队的功业，超乎常规。
同样，蚂蚁凭这种奉命履职的关系，毁坏法老的宫殿；苍蝇凭这种隶属关系，杀死宁录；一粒松籽也凭这种隶属关系，虽然只有麦粒大小，却能备齐一棵巨大松树的全部装备[footnoteRef:2]。若切断那种隶属关系，使它从奉命履职中退役，它就必须把自己要办之事的装备与力量携带在腰间和手腕上。那时，它只能按照自己细小手腕中的力量和腰间弹药的数目办事。倘若在这种状态下，还要求它完成先前那种极其容易办成的事务，当然就必须把一支军队的力量压在它的手腕上，把一位君王的军备工厂压在它的腰间；连那些为逗人发笑而讲述奇异神话与故事的可笑之人，也会为这种幻想感到羞耻！ [2: 是的，若有隶属关系，那粒种子便会从Allah的预知与裁定中领受一道命令，成就那些超乎常规的事业。若切断那种隶属关系，那粒种子的被创造，就会比整棵巨大松树的被创造需要更多的装备、能力和技艺。因为，山上那棵有形的松树是权能的作品，它的全部器官与装备，都必须存在于种子中那棵属于预知与裁定之作的精神之树里。因为，那棵大树的工厂就是这粒种子。种子里面那棵预定之树，借权能在外部显现，成为有形的松树。] 

总括：
把每一个存在物归于其存在为自身所必然的主宰Allah，具有达到必然程度的顺易；而在创造方面把它归于自然，则困难到不可能的程度，完全越出理智的范围。
第三种不可能：在某些论著中，为阐明这种不可能，曾举出以下两个比喻：
第一个比喻：一座宫殿建在空旷的原野上，以文明的一切成果装备并装饰完毕。一个极其野蛮的人走进宫中，向里面观看，看见了数千件秩序井然、技艺精美的物品。由于他的野蛮与愚昧，又由于没有任何人从外部干预，他便开始探究：一定是宫中那些物品里的某一件，把这座宫殿连同其中的一切造了出来。可是，无论他看哪一件东西，连他那颗野蛮的理智也无法承认，那件东西竟能造出这一切。
随后，他看见一册书，里面写着这座宫殿的组织方案、万有目录和治理法则。那册书同宫中其他东西一样，没有手，没有眼睛，也没有锤子，根本没有任何能力建造和装饰这座宫殿。然而，他陷入困境，迫不得已，只因这册书相对于其他事物而言，是知识性法则的一个名称，便认为它与整座宫殿有关，于是说：“就是这册书建造、整顿并装饰了那座宫殿，造出这些物品，把它们悬挂、安置起来。”他就这样把自己的野蛮，变成了愚昧者与昏醉者的胡言乱语。
正是如此，与这个比喻完全一样：这座宇宙宫殿，无比地比比喻中的宫殿更有秩序、更为完善，四周一切都充满奇迹般的智慧。一个怀着走向否认应受崇拜之神圣性的自然主义思想的野蛮人，走进了这座宫殿。他不思考它是那位处于可能存在者领域之外、其存在为自身所必然的主宰Allah的技艺之作，反而转离祂。他看见一个被极其错误地称为“自然”的总体：它是Allah种种惯常法则的汇集，是祂养育与主宰之技艺的目录；它犹如Allah预知与裁定的一块反复书写又擦去的板，又如同Allah权能之施行法则的一本不断变化、不断改写的册子。于是他说：
“既然这些事物需要一个原因，而没有任何东西像这册书一样显得与它们有关——尽管理智绝不会从任何方面承认，这册没有眼睛、没有意识、没有权能的书，能够施行创造，因为创造是绝对养育与主宰的事业，需要无限的权能——可是，既然我不承认亘古的创造者Allah，那么，我就只能说：最合适的就是这册书造了它，而且一直在造它。”我们也说：
你这陷入愚昧中的愚昧、昏醉不堪的愚人！把头从自然主义的泥沼里抬出来，回头看看：从微粒到行星，一切万有都以各自的语言作证、并用自己的手指指向一位具威严的创造者Allah，你应当看见祂；你应当看见那位建造这座宫殿、并在这册书中写下宫殿方案的无始纹饰巨匠Allah的彰显，应当查看祂的敕令，聆听祂的《古兰经》，摆脱那些胡言乱语！
第二个比喻：一个极其野蛮的人走进一座宏伟的军营，看见一支秩序井然的军队共同进行操练，动作整齐。他观察到：随着一名士兵的动作，一个营、一个团、一个师便起立、坐下、行进；随着一声开火命令，他们便一齐射击。他那粗陋而野蛮的理智，不理解也不承认一位指挥官依国家的规章和君王的法令施行指挥，于是想象那些士兵是被绳索彼此连接起来的。他又想象那条幻想中的绳索何等超乎常规，因而惊叹不已。
随后，他在星期五走进一座如圣索菲亚清真寺般极其宏伟的清真寺，看见穆斯林会众随着一个人的声音起立、鞠躬、叩首、坐下。他不理解由精神与天上诸法则汇集而成的神圣律法，也不理解来自律法制定者命令的精神准则，便想象那会众是被有形绳索连接起来的，那些奇异的绳索把他们俘获并牵动操纵。他抱着这样一种荒唐念头离开了；这念头足以连那些披着人形、极其野蛮的猛兽也逗得发笑。
与这个比喻完全一样：这个世界，是无始无终的君王Allah无数军队的宏伟军营；这个宇宙，是那位无始的受崇拜者Allah秩序井然的礼拜之所。一个怀着纯粹野蛮、带有否认之自然主义思想的否认者进入其中。他把来自那位无始君王Allah智慧的宇宙规章之精神法则，想象成一种种有形物质；又把养育与主宰王权的约定性法则，以及那位无始受崇拜者Allah至大自然律法中的种种规定与准则——它们只具有知识性的存在——想象成一个个外在实存的物质实体。于是，他想以那些来自Allah的知识与言辞、只具有知识性存在的法则，取代Allah的权能，把创造交给它们手中，再给它们挂上“自然”的名号；又把仅仅是Allah权能之一种彰显的力量，看作一个自身拥有权能、独立全能的存在。这比比喻中的野蛮人还要低下一千倍！
总括，
自然主义者所谓的自然，是虚构而不真实的；它至多只能是这样：倘若它具有外在真实性，也只能是一种技艺，不可能是技艺的创造者；它是一种纹饰，不可能是纹饰的巨匠；它是种种规定，不可能是规定的制定者；它是一种自然律法，不可能是律法的设立者；它是一道受造的尊严帷幕，不可能是创造者；它是一种受动的本性，不可能是开创的主动者；它是法则，不是权能，不可能成为全能者；它是尺度与模式，不可能是根源。
总括：
既然万有确实存在；既然正如《第十六篇附注》开头所说，对于存在物的存在，依理智的划分，除了四条道路以外，无法想象别的道路；既然那四个方面中的三个，都已各自凭三种明显的不可能，确凿地证明其不能成立；那么，第四条道路，即认信Allah独一的道路，便必然且自明地得到确凿证明。这第四条道路，就是开头的经文ﺍَﻓِﻰ ﺍﻟﻠّٰﻪِ ﺷَﻚٌّ ﻓَﺎﻃِﺮِ ﺍﻟﺴَّﻤٰﻮَﺍﺕِ وَالْاَرْضِ（对Allah难道还会有任何怀疑吗？祂是诸天与大地的开创者；万有都由祂创造，祂作为创造主宰的身份昭然无疑）。它以毫无疑惑、达到自明程度的方式，显明其存在为自身所必然的主宰Allah应受崇拜的神圣性，显明万物都直接从祂的权能之手中发出，诸天与大地都在祂的掌握与支配之中。
你这崇拜种种缘由、跪拜自然的可怜人！既然每一事物的本性都像一切事物一样是受造的，因为它富有技艺，而且不断新生；既然表面原因也像每一个结果一样，是被制成的；既然每一事物的存在都需要众多装备与器具，那么，就必定有一位绝对全能者Allah，创造那种本性，也创造那个原因。那位绝对全能者Allah有什么必要，把软弱无力的媒介拉进祂的养育与主宰及创造之中，让它们与祂共享呢？حَاشَا（绝不如此；这远远不符合祂的威严与智慧）！相反，祂直接把结果连同原因一起创造出来；为了显示祂诸尊名的彰显与祂的智慧，祂以秩序和安排，赋予表面原因一种伴随关系。祂又把种种缘由与自然设为权能之手的帷幕，使它们成为事物中表面缺陷、无情与不足所归咎的对象，并以此保全自己的尊严。
试问，一位钟表匠先造出钟表的齿轮，然后用齿轮组装并整理钟表，这样更容易吗？还是先在那些齿轮内部造出一台超乎常规的机器，再把制造钟表的事交给那台机器没有生命的手，让它造出钟表，这样更容易吗？这难道不超出可能的范围吗？好，就用你那不公正的理智说说看，你来裁决！
又如，一位书写者拿来墨水、笔和纸，亲手写成那部书，这样更容易吗？还是他在那些纸、墨水和笔之中，专为那一部书发明一台比那部书更富技艺、更费功夫的书写机器，然后对那台没有意识的机器说：“好，你来写！”自己不再插手，这样更容易吗？这难道不比书写困难一百倍吗？
若你说：
是的，发明一台书写一部书的机器，比写那部书困难一百倍。不过，那台机器既然可以用来书写同一部书的许多副本，也许就会有一种便利吧？
答：
无始的纹饰巨匠Allah，为了以无限的权能，时时更新祂诸尊名那无尽的彰显，使之以各种不同的形态呈现，便把事物中的个体特性和独特面容创造到这样的程度：任何一封属于万物皆依赖祂而祂无所依赖者的书信，任何一部属于养育并主宰者的书卷，都不可能与其他书卷完全一模一样。无论如何，为了表达各自不同的意义，它们都必定具有各自不同的面容。
如果你有眼睛，就看看人的面容；你会看见，从亚当的时代直到如今，甚至直到永无终尽的未来，这小小的面容在主要器官彼此相同的同时，每一张面容相对于所有人的面容，都有一项使它与其他每一张面容区别开来的标志；这一点确凿无疑。
因此，每一张面容都是一部不同的书。为了安排它的技艺，就需要一套不同的活字，一种不同的编排与撰述；为了既带来又安置它的种种物质，并把存在所需的一切都纳入其中，就需要一架完全不同的织机。
好，纵然作一个不可能的假设，我们把自然看作一家印刷厂。可是，属于印刷厂的整理与印刷，无非是把既定的秩序排入印版；而一种有生命者，其被创造比这种整理的发明还要困难一百倍。要从宇宙的各个角落，以特定的尺度和独有的秩序，创造他身体中的种种物质，把它们带来，交到印刷厂手里，这一切仍然需要那位发明印刷厂的绝对全能者Allah的权能与意志。可见，把自然设想为印刷厂的这种可能与假设，是毫无意义的迷信。
正如钟表与书卷这两个比喻所显示的，具威严的创造者Allah对万物全能；祂创造了种种缘由，也不断创造种种结果。祂凭自己的智慧，把结果系于缘由。Allah至大的自然律法，由祂关于宇宙运动之安排的种种惯常法则组成；祂凭自己的意志，规定了这至大自然律法的一种彰显，也规定了事物的本性，使它仅仅成为那彰显的一面镜子与反射之所。祂又凭权能创造了那种本性呈现于外在存在的一面，并在那种本性之上创造万物，使它们彼此交融。那么，接受这一极其合理、并由无数证据得出的真理，更容易吗？——这难道不是必然不可或缺的吗？——还是把每一事物存在所需的无数装备与器具，交给那些没有生命、没有意识、受造、被制成而单纯的物质，也就是你们所谓的缘由与自然，让它们自行完成那些充满智慧、明察秋毫的事业，更容易吗？——这难道不达到不可能、超出可能的范围吗？——我们把这个问题交给你那不公正理智的公正来裁决。
否认者兼自然崇拜者说：
既然你邀请我公正思考，那么我也要说：我承认，我们迄今为止走错的道路，既百倍地不可能，又极其有害，而且丑陋到了极点。凡具有一丝意识的人，都会从你们先前的探究中明白：把创造归于种种缘由与自然，是绝不可能的；而把一切直接归于其存在为自身所必然的主宰Allah，则是必然的、不可或缺的。我说الْحَمْدُ لِلَّهِ عَلَى الْإِيمَانِ（一切赞美都归于Allah，因祂赐我信仰；这信仰之恩唯由祂所赐，也唯祂最值得为此受赞美），并且归信了。
只是我还有一个疑问：
我承认至高无上的真实主宰Allah是创造者；可是，某些个别缘由在无关紧要的事物中干预创造，并赢得一点赞美与称颂，这对祂养育与主宰的王权有什么损害呢？祂的王权会因此有所缺损吗？
答：
正如我们在某些论著中极其确凿地证明过的，统治权的本质就是拒绝干预。甚至最低微的一位统治者、一名官员，也不接受自己的儿子干预自己的职权范围。甚至某些虔诚的君王，虽然身为继任者，却因疑心有人干预自己的统治而杀害无辜的子女；这显示出“拒绝干预法则”在统治权中发挥着何等根本的作用。从一个地区有两名主管，到一个国家有两位君王，“禁止共享法则”作为统治独立性的必然要求，已在人类历史上借无数奇异的动荡与混乱显示了自己的力量。
你且看看：在软弱无力、需要援助的人类身上，统治与管辖仅仅是一道影子，尚且如此拒绝干预，禁止他人插手，不容他人共享统治，并极其固执地竭力维护自身职位的独立。然后你再比较一下：在那位具威严的主宰Allah身上，绝对统治达到养育与主宰的层级，绝对管辖达到应受崇拜之神圣性的层级，绝对独立达到在每一事物中彰显的独一性的层级，绝对无求达到绝对全能的层级；那么，这种拒绝干预、禁止共享、驱除同伴，在何等程度上是祂统治权不可或缺的要素与必然要求，你若能比较，就尽管比较吧。
至于你疑问的第二个分支：
若某些缘由成为某些个别事物某些全然奴仆意识的归向之处，那么，从微粒到行星的受造物，它们朝向那位绝对受崇拜者、其存在为自身所必然的主宰Allah的全然奴仆意识，又会因此减少什么呢？
答：
这宇宙的至睿创造者Allah，把宇宙创造成一棵树的形式，把它最完美的果实设为有意识者，又把有意识者之中最具包容性的果实设为人。人的感恩与敬拜最为重要，甚至是人被创造的成果、天性的目的与生命的果实。那位绝对统治者、独立命令者，那位为了使自己被爱、被认识而创造宇宙的唯一而独一无二者Allah，会把作为全宇宙之果实的人，以及作为人最高果实的感恩与敬拜，交给别人的手吗？祂会完全违背自己的智慧，使创造的成果与宇宙的果实归于徒然吗？حَاشَا（绝不如此；这远远不符合祂的智慧与威严） وَكَلَّا（断乎不会，绝无此事）……祂会以一种使人否认祂智慧与养育主宰的方式，容许把受造物的敬拜交给他人吗？祂会允许丝毫这样的事吗？祂既以种种作为无限度地显明自己要使自己被爱、被认识，难道还会把最完美受造物的感恩与感激、爱慕与全然奴仆意识交给别的缘由，从而使自己被遗忘，使人否认祂在宇宙中的崇高目的吗？这位已经放弃自然崇拜的朋友啊！好，你来说说！
那人说：الْحَمْدُ لِلَّهِ（一切赞美与称颂都归于Allah；赞美唯属祂，因为一切完善与恩赐的源头都是祂）。我的这两个疑问得到解答的同时，关于Allah的独一、祂才是真正应受崇拜者、除祂以外任何存在都不配受敬拜，你向我展示了如此光明而有力的两项证据；若要否认它们，就如同否认太阳与白昼一样，只是顽固抗拒。
……
结语：
那位摒弃自然主义的不信思想、归向信仰的人说：الْحَمْدُ لِلَّهِ（一切赞美与称颂全归Allah；一切完善与恩赐唯属于祂，万有都仰赖祂，祂在无始无终中独配一切赞美）。我的疑问已不存在，只有几个引起我好奇的问题。第一问：我们常听许多懒惰者和放弃礼拜的人说：“至高无上的真实主宰Allah哪里需要我们的崇拜，以至《古兰经》以极其强烈而坚决的语气，斥责放弃崇拜者，并以火狱那样可怕的刑罚加以威胁？《古兰经》那平和、端正、公正的表述，怎能与对微不足道的个别错误表现出这般极端严厉相称？”
答：
是的，至高无上的真实主宰Allah不仅不需要你的崇拜，祂不需要任何事物。可是你需要崇拜；你在精神上有病。我们已在许多论著中证明，崇拜犹如医治你精神创伤的解毒良药。试想，一个病人面对一位怜爱的医生坚持让他服用有益药物时，若对医生说：“你有什么需要，竟这样坚持要我吃药？”你会明白这话多么荒谬。
至于《古兰经》对放弃崇拜发出的严厉警告与可怕刑罚：正如一位君主为保护臣民的权利，会因一个普通人侵害臣民权利的错误而对他施以重刑。
同样，放弃崇拜与礼拜的人，严重侵犯并无形欺压了作为无始无终君王臣民的万有的权利。因为万有的完善，在它们朝向创造者的面容上，借赞颂与崇拜显现。放弃崇拜的人看不见、也看不到万有的崇拜，甚至加以否认。于是，他把那些在赞颂与崇拜方面居于高品、每一件都是万物皆依赖者Allah的书文、都是养育并主宰者诸尊名之镜的万有，从崇高位阶上贬下；把它们看成无足轻重、没有职责、僵死而混乱的存在。因此，他贬损万有，否认并侵犯它们的完善。
每个人都借自己的镜子观看宇宙。至高无上的真实主宰Allah把人创造成宇宙的尺度与天平。祂从这个世界上赐给每人一个专属的世界，并按那人内心的信念显示其颜色。
譬如，一个极其绝望、满怀哀悼而哭泣的人，会把万有看成哭泣而绝望的样子；一个极其喜悦、快乐、满有佳音、因极乐而欢笑的人，会把宇宙看成快乐而含笑的样子。同样，一个以思悟而庄重的态度崇拜和赞颂Allah的人，会在一定程度上发现并看见万有真实而确定的崇拜与赞颂。因疏忽或否认而放弃崇拜的人，则以完全违背万有真实完善的错误方式臆想它们，并在精神上侵犯它们的权利。
而且，那放弃礼拜者因为不拥有自己，便欺压了作为其真正所有者之仆人的自我。他的所有者Allah为了从他那唆使作恶的自我手中讨回这个仆人的权利，发出可怕的警告。他又因抛弃了作为自身被造结果与天性目的的崇拜，构成对Allah智慧与养育并主宰者意旨的侵犯，因此遭受刑罚。
放弃崇拜的人，既欺压自己的自我——而自我是至高无上的真实主宰Allah的仆人和受造所有物——又侵犯宇宙的完善权利，形成一种不义。正如不信是对万有的贬损，放弃崇拜也是对宇宙完善的否认。它还侵犯了Allah的智慧，因此理应受到可怕的警告与严厉的刑罚。
为表达这种应得及上述真理，阐明奇迹的《古兰经》以奇迹般的方式选择了那种强烈的表述，恰与情境所需完全相符，实现了真正的修辞之美。第二问：那位摒弃自然主义、归向信仰的人说：
每一个存在，在每一方面、每一项行为、每一个事物和每一种情状中，都服从Allah的意旨和养育并主宰者的权能，这是一项极其伟大的真理。因其宏大，我们狭隘的心智无法将它纳入。然而，我们亲眼所见万物被造时极其丰足与充裕，创造万物时无尽容易；凭你们先前证据证实的独一之道上，创造万物又极其轻而易举；以及《古兰经》明文所宣的ﻣَﺎ ﺧَﻠْﻘُﻜُﻢْ وَلَا ﺑَﻌْﺜُﻜُﻢْ اِلَّا ﻛَﻨَﻔْﺲٍ ﻭَﺍﺣِﺪَﺓٍ（对你们的创造和对你们的复起，都只如同创造一个单一的灵魂；在Allah的权能面前，众多与单一并无难易之别） ٭ ﻭَﻣَٓﺎ ﺍَﻣْﺮُ ﺍﻟﺴَّﺎﻋَﺔِ اِلَّا ﻛَﻠَﻤْﺢِ ﺍﻟْﺒَﺼَﺮِ ﺍَﻭْ ﻫُﻮَ ﺍَﻗْﺮَﺏُ（复起之时的事，不过如眨眼一瞬，甚至更为临近、更为迅速）这样的经文清楚表明的极端容易，都显示那伟大真理是最可接受、最合理的问题。这种容易的奥义与智慧是什么？
答：
在《第二十封书信》第十句对ﻭَﻫُﻮَ ﻋَﻠٰﻰ ﻛُﻞِّ ﺷَﻰْﺀٍ ﻗَﺪ۪ﻳﺮٌ（祂对万事万物确是绝对全能的）的阐述中，那一奥义已被说得极其清楚、确凿而令人信服。尤其在那封书信的附篇中，又以更明晰的方式证明：当一切万有都归属于独一的创造者时，便如一个存在般容易。若不归于独一无二的Allah，创造一个受造物就会像创造万有一样困难，一粒种子也会如一棵树一样艰难。
若归于真正的创造者，宇宙便如一棵树，一棵树便如一粒种子，乐园便如一个春天，一个春天便如一朵花，都因而变得容易。亲眼可见的无尽丰足与低廉、每一物种众多个体轻易出现，以及众多、轻易而迅速产生的有秩序、技艺精妙、珍贵的存在，其奥义与智慧的根源，在于那位创造者；对此，我们只简要提示祂数以百计证据中的一两个，其余已在别的论著中详述。
譬如，正如把一百名士兵交给一名军官指挥，比把一名士兵交给一百名军官指挥容易百倍；一支军队的军事装备，若交给一个中心、一套制度、一家工厂和一位君主的命令，数量上几乎像装备一名士兵一样容易。相反，把一名士兵的军事装备托付给多个中心、多家工厂和多名指挥官，数量上几乎会像装备一支军队一样困难。因为，仅装备一名士兵，也需要具备整支军队所需的一切工厂。
同样，一棵树凭独一的奥义，从一条根、一个中心、一套法则获得生命物质，因此，亲眼可见，这棵结出成千上万果实的树，就像一枚果实一样容易。若从独一走向繁多，把每一枚果实所需的生命物质分别从别处提供，那么每一枚果实都会像一棵树一样困难。甚至，作为一棵树的缩影和目录的一粒种子，也会像那棵树一样艰难。因为，一棵树的生命所需的一切生命物质，同样也是一粒种子所需要的。
可见，正如这些譬喻，还有数百个譬喻表明：在独一中，成千上万的存在以极端容易的方式产生；而在以物配主与繁多中，它们比独一中的一个存在还要困难。
这一真理已在其他论著中得到如二二得四般确凿的证明，这里不再赘述，仅说明这种容易在Allah的知识与预定裁定、养育并主宰者的权能视角下的一项重要奥义：
你是一个存在。若把自己交给无始的全能者Allah，祂会如划燃一根火柴，凭一道命令与无尽权能，从绝对的无有，在一瞬间创造你。若不把自己交给祂，而归因于物质原因和自然，那么，因为你是宇宙有秩序的概要、果实和小小目录与清单，要造你，就必须把宇宙和诸元素用细筛筛过，再以精密度量从世界各处收集你身体中的物质。
因为物质原因只能组合、收集；它们不能把自己所没有的从无中造出，这在一切有理智者那里都是确认的。因此，它们不得不从世界各处收集一个小小生命体的身躯。
可见，你当明白：独一与认信Allah独一中何等容易，以物配主与迷误中又何等艰难！
第二，在知识方面，有无穷容易。即：
预定是知识的一种：它为每一事物确定一个量度，犹如那事物精神与可感的模具。那个预定量度，又成为该事物存在的计划和模型。权能创造时，便极其容易地依那个预定量度创造。
若那事物不归属于具有涵盖一切、无始知识的具威严全能者Allah——如前所述——出现的将不是数千困难，而是上百种不可能。因为，若没有那个预定与知识的量度，就必须在一个微小动物的身体上使用成千上万外在的、物质的模具。
可见，你当明白独一中的无尽容易与迷误和以物配主中的无尽困难的一项奥义；也当知道ﻭَﻣَٓﺎ ﺍَﻣْﺮُ ﺍﻟﺴَّﺎﻋَﺔِ اِلَّا ﻛَﻠَﻤْﺢِ ﺍﻟْﺒَﺼَﺮِ ﺍَﻭْ ﻫُﻮَ ﺍَﻗْﺮَﺏُ（复起之时的事，不过如眨眼一瞬，甚至更为临近、更为迅速）这段经文，表达了何等真实、正确而崇高的真理！
第三问：那位过去为敌、如今为友的归信正道者说：“当今一些走得极远的哲学家说：‘没有任何事物能从无中被创造，也没有任何事物会被消灭；只有一种组合与分解，在驱动宇宙的工厂运转。’”
答：
那些不以《古兰经》之光看待万有的哲学家，即使走得最远，也看见：通过自然与原因，这些存在的形成与产生，正如我们先前证明的那样，困难到近乎不可能。于是他们分成两派。
一派成为诡辩者，辞去人特有的理智，堕落得比愚蠢的动物还低；他们认为，在迷误之道上，否认宇宙的存在，甚至否认自身的存在，比承认原因与自然拥有创造力更容易。于是，他们既否认自己，又否认宇宙，陷入绝对无知。
第二派看见，在迷误中，若把原因与自然当作创造者，创造一只苍蝇、一粒种子都有无尽困难，需要超出理智常态的能力。因此，他们被迫否认创造，说“无中不能生有”；又认为消灭不可能，断言“有也不能归于无”。他们只设想一种名义上的状态：微粒运动、偶然之风造成的组合与分解、散开与聚集。
那么，请你来看：这些自以为最聪明的人，其实处在愚蠢与无知的最低层；你当知道迷误使人变得何等可笑、卑下而愚昧，并引以为鉴！
一种无始权能，每年在大地表面同时创造四十万物种，在六天内创造诸天与大地，又在六个星期里、每个春天，建造一个比宇宙更有技艺、更具智慧的生命宇宙。在这无始权能、无始知识的领域中，种种精神存在——其计划与量度已经确定——要获得外在存在，就像用隐形墨水写成的文字，涂上药剂便显现出来一样容易。认为这种权能难以把外在存在赋予那些原本外在不存在的知识存在，因而否认创造，比前一派诡辩者更加愚蠢无知。
这些不幸者，他们那已变得如暴君般的自我绝对无能，除有限选择意志外一无所有。自我不能消灭任何事物，也不能从无中创造一个微粒、一种物质；他们所信赖的原因与自然也不具备从无创造的能力。于是，他们愚蠢地说：“无中不能生有，有也不能归于无。”并想把这条虚妄错误的法则推广到绝对全能者Allah身上。
是的，具威严全能者Allah有两种创造方式：一种是独创与从无创造，即从绝对的无有赋予存在，并把其所需的一切也从无中创造，交到它手中。另一种是构造与技艺创造，即为显示其完满智慧和许多尊名的彰显等精微智慧，祂用宇宙诸元素构造某些存在，并以供养万物的法则，把服从祂命令的微粒与物质发送给它们，使它们在其中运作。
是的，绝对全能者Allah有两种创造方式，既有从无创造，也有构造。使有归于无、使无成为有，是祂最容易、最轻易，甚至是恒常而普遍的法则。面对一种权能——它在一个春天，从无中创造三十万物种生命受造物的形态、属性，乃至除微粒外的一切性质与状态——却说“祂不能使无成为有”的人，才应当归于无！
那位摒弃自然主义、转向真理的人说：“我向至高无上的真实主宰Allah献上如微粒数目般的感恩、赞美与称颂，因为我获得了完满信仰，摆脱了妄想与迷误，再无疑问。”ﺍَﻟْﺤَﻤْﺪُ ﻟِﻠّٰﻪِ ﻋَﻠٰﻰ ﺩ۪ﻳﻦِ الْاِسْلَامِ ﻭَ ﻛَﻤَﺎﻝِ الْا۪يمَانِ（一切赞美与称颂全归Allah，因为祂赐下伊斯兰这一宗教和完满的信仰；一切引导与完善唯属于祂） ﺳُﺒْﺤَﺎﻧَﻚَ（赞颂您超绝一切缺欠） لَا ﻋِﻠْﻢَ ﻟَﻨَٓﺎ اِلَّا ﻣَﺎ ﻋَﻠَّﻤْﺘَﻨَٓﺎ（除了您所教给我们的，我们没有任何知识；我们所知的一切都来自您的教导） ﺍِﻧَّﻚَ ﺍَﻧْﺖَ ﺍﻟْﻌَﻠ۪ﻴﻢُ ﺍﻟْﺤَﻜ۪ﻴﻢُ（您确是全知者，知晓一切；您确是至睿者，一切作为皆充满智慧）





